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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丽新  一封给姐姐的信—论威廉姆.多尔的四 R 理论 

        
背景资料： 东东是我姐姐的女儿。她今年 4 岁，在深圳莲花二村幼儿园上学。莲花二村幼儿

采用了蒙台梭利教学法和多元智力教育方案。东东的教育问题是我和我姐姐经常讨论的话题。 

 

亲爱的姐姐， 

你好！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在多尔教授的课上学了两个月的后现代主义。这次的学习

令人非常兴奋，因为我感觉到自己的思想越来越开阔了。在此，我想与你分享一下我

的学习成果，希望也能给你的思想带来一些触动。在这封信中，我会先解释一些重要

的概念，然后向你介绍一个后现代课程观。 

 区别 

说到“区别“这个概念，我要先从皮亚杰讲起。按照皮亚杰的理论，认知能力

的发展是遵循“平衡—不平衡—重新平衡”的模式的。这是说一个人的智力要发展，

必须要有一定的刺激，使他的思想从一个平衡状态进入一个混乱状态，并在经历混乱

状态后，他的思想能够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状态。 

那是什么激发这个过程的呢？是区别。区别可以是来自于两个不同事物之间的

比较，也可以是源于同一事物在不同时间段的变化 （Bateson, 1979 / 2002）。一个区别

或变化对于一个生命系统来说就是信息。就人类而言，我们的身体需要这些信息来运

作：“[人类]大脑里不同部分的交互作用是靠这些信息激发的”（p.89）；我们的感官

系统也一样。假如你不小心把手靠近了火，你会立刻把手缩回来。这个身体反应是由

你手指的温度和火的温度之间的区别所激发的。 

不是所有的区别都是重要的。例如，倘若你在水里放了很少的糖，你可能一点

甜味都不会感觉到。这个区别太小了，以至于你不能察觉到，那么对你来说，区别就

不存在了。每个人对同一个区别有不同的限值，换句话说，每个人对区别的敏感度不

一样。如果区别太大了，个体可能就会拒绝接受。比如，现在要你去学化学的研究生

课程，由于你缺乏必需的基础知识，你会发现课程很难理解。对你来说，新知识和你

已有的旧知识之间的区别太大了，超过了你可以接受的范围。理解区别对教育有很重

要的意义。为了使学习有可能发生，我们需要使学生以前的知识和当前的知识之间的

区别适当，既可以被学生感知，又属于学生可以接受的范围。这样，我们提供给学生

的学习任务就要略高于学生当前的能力，并且在老师帮助下能够完成。也就是说，这

些学习任务需要在学生的最近发展区里面。用中国话说，这些任务就好比“跳起来摘

Transnational Curriculum Inquiry 1 (1) 2004 http://www.nitinat.library.ubc.ca/ojs.index.php/tci

Lixin Luo                                     Letter to my sister about Doll’s 4 R’s                                                               44

http://www.deakin.edu.au/tci
http://www.nitinat.library.ubc.ca/ojs.index.php/tci


 
罗丽新  一封给姐姐的信—论威廉姆.多尔的四 R 理论 

        
得到的桃子”。如果你回想你是如何教会东东说话的， 你就会明白在教育中注意孩子

的最近发展区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在由区别带来的信息中，“包含能产生区别的区别” （Bateson, 

1979/ 2002, p.92）。 不同的人可能注意到的是一则信息中不同的区别点。不是信息中

所有的区别点都是对一个人有效的。例如，面对一个蛋糕和一个海绵，你可能会注意

到它们的密度不一样，而东东则注意到一个可以吃，一个不能吃。因此，老师需要尝

试从学生的角度去体会区别。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幼教工作者提倡成年人时不时地蹲下

来，从孩子的高度去看世界。这样可以帮助他们更了解孩子的视角。下次，你要是给

了什么东西或学习任务给东东，而她不感兴趣，你要想想问题是否出在你给她的东西

上面。 

区别给我们带来深度。没有区别，这个世界就是平面的。多种角度看一个事物

能够令我们更深入认识它。读一个作者的两本书总是比只读一本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

解这个作者。而且，区别帮助我们理解。用图像和文字一起解释一个现象比只用其中

一种方式使人理解得快些。所以，我们应该推崇多元化。东东的幼儿园里有多元智力

教育，但是这种教育方式目前在国内的小学还是很少的。因此，作为母亲，你有必要

经常鼓励她用不同的途径或者方式来学习和表现她的学习成果，而不是只限于阅读和

写作。 

模式 

模式，可以理解为规律、事物的本质、类型和特点。模式具体可以表现为人的

个性、日历、日常工作时间表等等。模式是层次化的：模式可以是模式的模式。例

如，我可以说鸡和猪相同，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模式，那就是：“他们都有模

式”。从低层次的模式到高层次的模式，我们需要运用抽象能力，而这正是教育致力

于帮助我们提高的。比如，我们先学用数字 8 来表现 8 个具体的事物，随后，我们用

X 来表现具体的数字。模式是人们理解世界的一个关键。如果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居于

更高层次的模式，我们可以更多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 

关注模式可以把我们的思想从直接的因果关系和简单的线性思维中解放出来。

例如，在中国，人们往往把样板课看作教师的“秀”—人们只注意到教师的教学方

法。然而，生搬硬套这些方法是不一定会成功的。比方说，在北京样板课上用的教学

方法对西藏的学生就不一定完全有效，因为学校的环境和学生都不一样。在北京用的

教学方法可能适用于北京那些惯于从读写的方式中学习的学生，而不适用于西藏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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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因为北京学生比西藏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文字环境。拘泥于具体的教学方法是

一种因为-所以的线性思维，它会限制我们的思想。实际上，我们应该学习的是样板课

中的模式，而且我们需要更多地意识到样板课的具体环境因素。我们应使课程更加适

用于当地情况。 

上次你对我说，你没有时间教育东东。我不以为然。教育不是一件需要特别地

花时间、在某个特别的地方专门去做的事情。我们需要考虑的应该是教育是什么？知

识是什么？它们的模式或者特点是什么？社会上有许多人在正规教育里学习不好，却

能够通过非正规教育而获得成功。还有很多名人尽管出生在不识字的家庭环境中，父

母没有时间或能力来教育，他们还是能够成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从日常生活

中学会了勤勉和持之以恒，而这些就是帮助他们日后成功的利器。教育不是只有一种

特殊形式的，知识也同样。学习可以发生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也可以从任何人和

任何事物中获得。求知的途径和知识的形式可以是无穷的，但是他们都有一个模式—

他们都能帮助人们提高抽象思维能力和培养一种思维的习惯。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

说过：“生活就是教育”。教育是在生命的每一天，每一秒。教育本身就是一种习

惯。 

 学习的层次 

贝特森的学习层次理论是一个人类和动物智力发展的模式。贝特森相信人和动

物都有三个层次的学习。第一层次的学习是你开始知道如何应对或者解决某一个特定

的问题。例如，你知道你不能碰火。第二层次的学习，是“个体发现了问题的本质，

也就是说，这个人不仅会解决某一个问题，他还会解决这个问题所属的一类问题” 

（Berman, 1981, p. 216）。 处于第二层次的人开始理解了一类问题的模式。例如，如

果你发现你不仅不能碰火，还发现你不能碰高温的东西，你就是在学习的第二层次

了。第三层次的学习是很难达到的。在这个层次上，个体“不再停留在关注这个或那

个模式，而是理解了模式的本质。这种理解上的转变会带来一个人思想上极为深刻的

重组— 一种思维模式的转变，而不是仅仅内容上的变化”（p.217）。 

 下面是一个三层次学习的例子。假想你设计了一个试验来测试老鼠是否能学会

认路。你做了一个五角星型的迷宫，并在其中的一个位置上放置了食物。你把饥饿的

老鼠放在这个迷宫中。那些能记住通往食物道路的老鼠是在学习的第一层次。它们把

这些道路上的不同点联结起来形成了路。如果它们能够象你一样，知道整个迷宫是设

计成五角星型的话，它们就是在学习的第二层次了。好，现在设想它们发现了这个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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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它们开始将它当成一个规律去测试其他试验用的迷宫。显然，如果新迷宫不再是

五角星型，它们就不能成功找到食物了。这时如果它们象许多的、在学习的第二层次

的人类一样，拒绝放弃这个模式，它们就会变得很困惑而最后可能因为 “不正常的”

迷宫而疯掉。然而，如果它们能够意识到这些所有的迷宫都是你设计出来的，而让它

们去找食物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实验、一个游戏而已—那些迷宫是不可能有一个固

定的模式的，那么它们就到达了第三层次的学习。它们会探索一个迷宫，然后用发现

的地图去寻找食物。一旦发现行不通，它们不会困惑而是会尝试重新探索。 

 我想，第三层次的学习，用中国话说，就是佛教推崇的“化”：所有的模式都

溶化在一起，成为一个模式—“所有的模式都是相对有效的”。所谓真理就是没有真

理。在学习的第三层次的人不会再执著于任何一个特定模式。这样，他就不会受限于

一个模式，或者说一个箱子里。他很灵活— 总是会到箱子外边去找其他的模式。 

 系统思想 

 从学习的一个层次跃升到另一个层次，我们需要系统思想。正如我国古诗所

云：“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为了看到一个居于更高层次的模式，我

们需要离开单个部分而视其全部为一个整体。根据系统思想，一个系统的本质特点

“是来自于系统内部分之间的交互关系…当系统被分割时，其特点就消失了…系统整

体的特点往往不同于系统部分的简单叠加”（Capra, 1996, p.29）。系统思想着重于联

结、关系和环境。“逻辑分析的思维方式旨在通过分割整体为部分来理解，系统思想

则把物体及其环境视为一个更大的整体来理解”（p.30）。系统部分的行为是由系统整

体决定的。因此，要理解任何事物，我们需要同时探索它所在的环境或背景。 

 基于系统思想，“世界不再是一个孤立个体的集合，而是一个现象的网络，这

些现象本质上是相互连接、相互依存的”（Capra, 1996, p.7）。网络是生命的基本形

式。正如 Capra （1996）所说，无论什么时候你看见生命，你看见网络。在一个网络

里，任何单一部分的变化都可能会对整个系统产生戏剧性的影响，而且，任何时候一

个部分对网络的作用都会作用回其自身。这也是中国话里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

报”。系统思想建议我们要将注意力从部分转向关系和模式，同时我们需要和处于同

一网络中的不同成员们合作， 否则我们自己也将灭亡。 

混乱 

认为混乱和秩序共存于所有生命形式中是系统思想的一个具体应用。正如

Katherine Hayles （1990）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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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异于[牛顿学说模式]，混乱理论的基本假设在于个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系统内不同

级别相对整体的回归性对称…对系统的规律的认识不是出自对系统内单个部分的了解，而是源

于对系统各部分反映出的与整体相同的比例[注：即规律]的理解（引自 Doll，1993，p.91）。 

当我们把一个系统内所有部分视为一整体，并作一段时间的观察后，系统的秩

序就会呈现。对教育来说，这个理解暗示着：“重要的不是一个被视为孤立个体的个

人，而是一个存在于公共的、经验的和环境的框架中的人”（p.92）。 学生在不同场

合下的言行举止潜藏着一个看不见的模式。要理解一个学生，我们不能将此学生与其

背景、历史和环境分离，而且，我们需要一段时间来观察学生。 

在混乱中，不仅有看不见的模式，还隐含了发展的种子。对于一个生命系统来

说，要转型（即模式变换），混乱是非常必要的。多尔说：“一个开放系统要转型，

必须要先有极大量的耗散发生”（p.104；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也就是说，人们的

平衡状态必须要显著地被干扰或被动摇，从而进入一个混乱状态。按照 Stuart 

Kauffman（1995）的复杂性法则，“居于混乱边缘的”生命系统是自然选择所喜爱和

支持的。混乱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它们给生命系统带来生机。James Lovelock 的雏菊世

界模型和 Stuart Kauffman 的最简计算机程序的例子都告诉我们多样性带来灵活性。雏

菊世界的自我重组随着“模型的多样性增加而变得越来越稳定”（Capra, 1996, 

p.110）。而在一个已被极大压缩的最简程序中，“任一符号的任何改变都可能引起此

程序运算灾难性的变更” （Kauffman, 1995, p.154）。这两个例子提示我们，如果我们

排挤掉生命系统内的冗余，它们将变得脆弱。生命系统必须是强壮的。此外，如 Capra

（1996）所说， “创造力是多样性的产物” （p.221），多样性使创造成为可能。 

生命系统是如何能在保持混乱和秩序的同时，兼备创新力的呢？是自我生成和

耗散结构使之可能。根据 Capra （1996）提出的生命系统的关键标准，自我生成是生

命系统的组织模式。生命系统的“秩序和行为不是由环境强加的，而是由系统自己建

立的”（p.167）。 通过系统的回归性，一个生命系统自己影响自己，从而生成自己。

怀特海 （1929/1967） 在他的过程哲学中论述到：“一个实体形成的过程构成了这个实

体现在的状态…过程决定现在” （引自 Doll, 1993, p.142；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生

命系统通过和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不断地和外界发生交互作用。由此，自然选择能

在生命系统的进化过程中发挥作用。但是，这种交互作用只能激发生命系统产生变

化。生命系统是自己改变自己的。如你所知，你可以领马儿到河边，但是你不能逼它

喝水。Kauffman （1995） 说进化是“自然发生的秩序和自然选择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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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04）。进化是受自然选择和自我生成影响的。自我生成的理论暗示我们，学生的

转型是学生自我生成的自然结果。虽然学校环境和老师不能强加学生以改变，但是他

们可以促成改变。因此，教育应该由学生和老师共同建构，而且，为了使学生转型，

学生的自治和回归（学生自己的思想回归作用于其本身）是非常重要而且必须的。 

耗散结构是生命系统的组织形式。依照 Ilya Prigogine 的理论，通过耗散结构，

生命系统“持续地将自己保持在一个远离平衡的状态” （引自 Capra, 1996, p.181）。 

在这个状态下，尽管生命系统不间断地与外界交互作用，它依然可以长时间地保持一

个同样的总体结构。由于生命系统是对外界开放的，加上它们具备自我生成的能力，

所以生命系统会逐渐地远离平衡状态。最终，它们会达到一个分歧点—“一个平衡的

极限，在超越此极限后，耗散结构要么崩溃，要么突破，形成一个新秩序” 

（p.191）。 在这个分歧点，耗散结构表现出“一种对环境中细小波动异乎寻常的敏感

性。一个极小的随机变动…可以诱导其路向的选择” （p.191）。 这样，生命系统的新

形式就有可能产生了。因为生命系统回归和开放的特性，一个生命系统在一个分歧点

作如何改变将决定于“系统的历史和各种外界因素，从而它的变化是不可预知的” 

（p.183） 。而且，由于反复的轮回作用，耗散结构起初细小的区别将会在其后产生放

大性的差异。如此就使得即使在没有波动发生的情况下，耗散结构的未来也是不可预

测的。总的来说，耗散结构理论的核心是：“耗散结构是创造秩序的源泉…[同时]它们

是不可预知的” （Doll, 1993, p.106）。  

耗散结构理论对改变人们的世界观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因为初始细小的

变化能在以后产生极大的差异，我们需要注意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上、思维方式上和做

事方法中存在的微小差别。同理， 为了辅助学生的发展，我们需要帮助学生逐渐地变

化。其次，由于生命系统在长期来说是不可预测的，“我们必须要放弃远期预测的企

图” （Kauffman, 1995, p.29）。 世界上没有一个绝对的、确定的未来在等待着我们。

所以，如同 Capra （1997）建议的，我们的社区设计应该从基于一个可见的或者既存

的结构，转变到能结合当前和正在浮现的结构上来。在教育领域里，教育者就应当协

助设立一个能崇尚并且召唤创新的学习环境。总言之，混乱理论指明我们多样性（或

者复杂性）是生命真实的状态。在表面的混乱中，潜藏着不可见的秩序和发展的种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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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了区别、模式、混乱和系统思想后，我们现在可以打开思路，开始从现代

主义转变到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起源于笛卡尔和牛顿的科学观， 并随着工业化的进步迅速发展起来，

如今它已主宰了现代人类的思维。现代主义者认为世界是一个静态的，有着客观不变

的真理。而科学就是真理，它也可以证明真理。总有一天，人类将最终掌握世上的一

切真理。现代主义是二元论：所有的事物都有其对立的一面，例如黑与白，好与坏，

真与假等等。现代主义者习惯了从不是 - 就是中选择：你可以是正常或者不正常，你

不能两者都是；你可以选择对或者错，你不能两个都选。在这种思维模式下，现代主

义的课程观就象一个箱子 （见图一）。 

图一、现代课程观 

              标准测验   

 
                  学生 

 

 
学习方法 规则、价值观  

 

 

在现代课程观中，学生的学习目标和内容都是由箱子外面的人提前设置好的；

学习的方法是受限制的，反常的学习方法是不允许的；规则和价值观是他人规定好然

后强加给学生的；学生在学校里刻板地学习客观真理，不需要带有任何主观色彩和个

人情绪。由此，学生被受限于这个箱子里面，他们上蹦下跳，左冲右突，就是不能突

破箱子的界限。这样，我们的学生就都一律长成箱子的形状。现代课程是一个封闭的

系统，是没有活力的。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 

              学术基础 

后现代课程观是随着人们知识的进步，尤其是在量子物理和相对论出现后，渐

渐地浮现出来的。它尖锐地挑战了真理的客观性和二元论。作为一个新的认识世界的

模式，后现代主义相信所有真理都是相对（于历史）的。正如贝特森 （1979/2002） 说

的：“世上没有客观的经验” （p.28）。而且，“科学是探索而不是证明” 

（p.27）。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这个世界是动态变化的、多元的而且是相互联系的；他们

偏爱动词而不是名词来形容事物—在他们的眼中，一切都是在运动和不断变化中的；

现代主义者问“这是什么？”，而后现代主义者却倾向于问“这可以是什么？”（Doll, 

1993, p.163）。 后现代主义者喜爱使用“和”—他们认为多样并存是可能的；他们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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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多种可能以及事物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后现代课程象很多的不闭合的

圆圈 （见图二）。 

图二、后现代课程观 

 

学生 

  

 

 

 

在基于后现代课程观的教育体系中，学生自由地进出—所有界限都是灵活和可

移动的；多元化（例如多个视角、多种解释和多元智力）是值得庆贺的；学生敢于，

同时也拥有自由去另辟蹊径、去探究、去解释；教育的目标不是固定的、外设的，而

是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渐渐地浮现出来的，是对学生内心呼唤的响应；学习是一个由

老师和学生共同建构的过程，是一个不间断的反思和对话的过程。后现代课程观重视

当地社区和本土文化。总的来说，后现代课程是一个动词，一个运动的过程。 

 

下面，我将向你介绍一个（不是唯一一个的）由多尔教授提出的后现代课程

观。为了培育后现代思想，多尔教授（1993） 建议我们在设计课程的时候要注重四个

准则（4R’s）：丰富性（Richness）、回归性（Recursion）、关联性（Relations）和严

密性（Rigor）。为了扩展你的思维，我将针对普遍的学校教育来解释它的应用。  

丰富性 

多尔 （1993） 认为，所谓丰富性指的是“课程的深度、意义的层次、多种可能

性或多重解释” （p.176）。光给学生提供多种不同—丰富的教材、大量的选择机会、

多种可能性甚至多种上课的手段和学习的方式都还是不够的。丰富性着重于质量而不

是数量。在丰富性中至少有两个特点。其一，如同怀特海（1929/1967）说的，“不要

教太多的科目…要教，就要教得透彻…教给孩子的主要内容要少而精”（p.2）。丰富

性旨在服务于教育目的—在于提高孩子的抽象能力和培养他们思考的习惯。因此，不

仅我们给学生介绍的这种丰富性要有一定模式，而且，要由教师和学生—根据学生在

处理丰富时渐渐显露的抽象思维能力—来共同建构。例如，你教东东裤子和裙子之间

的区别的时候，东东也许不是告诉你它们外形上的区别，而是说：“公公不穿裙

子”。 这时你最好顺着她提出的方向引导她，而不是再给她看更多的衣服，因为她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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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看到了在不同事物（衣服和人）之间的关系。也许你可以问她一个问题，例如“为

什么公公不穿裙子？”来引导她探索人类和服饰的关系—一个比衣服种类更大的范

畴。 

其二，丰富之中要蕴含“适量的不确定、异类、无效率、混乱、不平衡、耗散

和现实生动的体验”（Doll, 1993, p.176）。 我们带给孩子的应该是“真正的问题”。

由此，丰富性是多元的或复杂的— 它强调模糊；刻意追求多种选择和模式。为了提倡

多元化，教育工作者可以强调多元智力；可以珍视和庆贺学生的个体差异；还可以根

据学生自身的进步而不是同学间的比较来评估学生等等。然而，所有这些措施都还是

远远不够的。为了使多元化成为可能，我们至少还有两件事情要做。 

第一，令规则简单而灵活。复杂性可由简单规则产生。严格的（通常是复杂

的）规则是用来保证学生或者老师行动的每一步都不会发生主观上的“理解错误”。

由此，这些规则降低了模糊性（从而理解性）。在这种情况下，人不需要思考；只需

要按照他人设立的规则行事。在这种系统下教育出来的学生可能会变得要依赖规则来

做事。久而久之，他们变得不会思考，创造力也就无从说起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

说，为了不产生浪费并使教育“高效化”，严格和复杂的规则往往很细节化。然而，

没有浪费，就没有冗余，也就没有了灵活性。这样的规则系统本身和依赖于此系统的

学生是脆弱的。所以，我们需要深思我们是在加速灭亡还是加速发展。 

这里有两个例子，也许能帮助我们拓宽对规则的理解。一个是日本的小学老师

常常让一年级的新生在学期开始的几个月里，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规则的教室里

（Lewis, 1995）。经过一段混乱时期之后，学生往往会自己主动要求建立规则来组织

他们的活动。这样，这个班级的规则就是当地化的。它们适应学生的需求，同时学生

拥有高度自治。这个例子提示我们，当教师非常能容忍混乱并能对学生加以适当引导

的情况下，规则是可以自动产生的。另外一个例子是关于一个中国学生。这个学生有

大学英语本科学历，但他想上电脑专业的研究生。在阐述了对英语和计算机语言拥有

共同模式的理解之后，他被一位教授录取了。最终他也成功地完成了学业。这个事例

令我想到研究生课程的入学要求。我想知道我们的课程是否可以为一些没有“合适的

学术”或者“专业”背景的“异类的”学生开放。我们可否在入学条件中加上一条

“其他”的选项？例如教育学专业，我认为，只要学生有教书或者学习的热情—这是

一个好教师必须具备的本质特点—他们就应该有资格被录取。（事实上，教育就是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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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教与学的）。至少，我们应该让“奇怪的”人有门可入。否则，拒绝了那些热衷学

习的人，我们就限制了自己的创造性。 

第二，我们需要给学生提供支持的环境。要变得不同，要成为异类，学生们需

要有一个安全且支持的氛围，这样他们才敢于冒险。从而，我们需要一种多尔 

（2002）提倡的社区：在这个社区里，有关心又有批评。教师要给学生提供积极和有

建设性的反馈；要给学生充足的时间来反思；从不说“决不”或者“不可能”；多提

建议少作评断，从而令师生对话可以继续。同时，教师要注意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在

校学生如同拥有耗散结构的生命系统，他们对教师的评语和支持是很敏感的。由此，

教师最好每次轻微地激发学生。如果教师对学生表现出太高的期望，学生可能会很紧

张，导致自信心不足。更糟的是，这种高的期望可能犹如强烈的波动，会导致生命系

统崩溃而不是成功转型。 

所以，一个好的老师应该是善于游戏的。他们是灵活可变的，是会根据学生的

不同而进行自我调整的。一方面，他们很友好。他们总是给你提供反馈和支持，总是

显得只是在某些领域比你水平高些，你是可以赶上他们的。但是当你以为自己做到这

点了的时候，他们又会表现出他们身上还有值得你学习的地方。另一方面，善于游戏

的老师从不让你知道他们对你在一个时期内的真实期望。他们只是引导你设置一个适

当的、居于你最近发展区内的目标。如果你成功了，他们表现出你已经超出了他们的

期望；如果你失败了，他们依然表现出对你的能力的信心。如此，这些老师令你总是

自信盈盈。在不知不觉中，你的能力逐渐地提高。 

概括来说，丰富性是混乱的，但是这是生命的状态。丰富中有浪漫和游戏；丰

富性追寻模式和多样化；丰富性旨在帮助学生以多样的和创造性的方式而不是以同一

方式成功。所以，你不要预先为东东设定目标和方向，而是要和她一起创造丰富。在

丰富中，她自己的方向会逐渐显现，这样她就将能够变得独特而强壮。 

回归性 

回归性是指“人所具有的思想回归作用于思想的能力”（Doll, 1993, p.177）。 

一个人不同时期思想的不同或者其自身和他人之间思想的不同都可以激发他的认知系

统运作，从而使其智力得以发展。多尔说，“具有思想回归的能力是人类思维的特

性；人类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理解世界的…而且，在与环境、他人以及文化的反思交

互中，思想回归使自我得以产生” (p.177)。 没有回归性，生命系统的自我生成是不可

能的，系统将会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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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性不是简单的重复；它是带有反思性的，它的架构是开放的。回归性“旨

在发展能力—一种组织、联合、问询和探索性地运用事物的能力” （p.178）。 所以，

反思不是为了更好地重复已经做过的事情，而是为了创造—为了能够做从未做过的事

情，为了发现模式，为了跃升到一个更高的学习层次。通过反思—“以某种方式远离

个人对事物的原有认识” （Bruner, 1986, 引自 Doll, p.177） ，我们可以深入地理解外

部世界和自身。 

“‘回归的反思’ 是一个能实现思维转型的课程的核心”（p.178）。正如杜威

（1926/1964） 所说，没有反思的教育是“非常愚蠢的”（ 引自 Doll, 1993, p.138）。

多尔指出，“一个尊重、重视和采用反思的课程是没有固定的开始或者结束的”

（p.178）。在这种框架下，每一次的作业或者测验都应该被看作是一个新探索的开端

或者是一个新的学习机会。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回应他们提出的意见，然后再根据这些

回应给出新的意见。如此往复，使对话和反思得以继续。反思是需要时间的。不然，

思想上就不会有不同，或者区别太小而不被感知。由此，教育者要重新思考沉默的价

值。反思需要他人的参与。通过和他人的讨论，不同人之间的思想差别得以显露，进

而反思成为可能。杜威、布鲁纳和多尔提议说，反思既可以是私人的，也可以是公开

的和共同的。（注：课堂上的对话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是公开的、共同的反

思。）后现代课堂是会议，是“没有人拥有真理，每个人都有权利要求被理解”

（Kundera,  引自 Doll, 1993, p.151），都可以各抒己见的地方。在这里，对话可以继

续；在这里，“真理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通过冲突而不是竞赛来增加我们的知

识” （Palner, 1998, p.103）—可以被分享和分析。 

回归性要求我们鼓励学生对历史进行反思。耗散结构原理告诉我们一个耗散结

构的未来是与它的过去息息相关的（Capra, 1996）。人类社会的现在是由它的历史形

成的。失去了对历史的反思，人类文化知识的转型不可能发生。对个人来说，历史的

效用常常不是立竿见影的，但是它有可能在日后对一个人的思想产生巨大的影响。由

此，在教育中，我们应该重视历史而不是因为它的陈旧而忽略它。历史可以被当成故

事来分享。人们总是喜爱听故事的，只要他们能把故事和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所

以，如何令学生看到历史和他们自身的联系是历史教育的一个关键。为了达到这个目

的，我们可以把历史和其他学科结合起来教。例如，在教科学的时候，我们可以讲述

一些有关科学家和社会历史背景的故事，同时鼓励学生去探讨历史环境对科学的影

响。此外，我们也可以让学生用不同的方式呈现他们个人对历史不同的理解。不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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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怎么教，我们应当强调探索历史中的模式而不是让学生简单地记忆和背诵孤立的历

史数据。我们要让他们去思考“为什么事情会这样发生”而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情”。这样做了，历史便可照亮学生的未来。 

姐姐，你应该还记得，在我们家，我是写了最多检讨书的孩子。每次我做错了

什么，妈妈总是要我自我反省。现在，我的反思能力就很强。同样地，日本的幼儿和

小学教育也通过每日课后的班级会议来加强学生的反思能力 （Lewis, 1995）。在这些

会议上，老师会引导学生讨论他们当天的主要成果和遇到的问题。这个活动帮助日本

学生形成自我反省的能力。我相信，反思也是一种可以也应该在教育里培养的习惯。 

关联性 

关联性指的是“那些在课程里的—带来丰富性的网络”—和校外的—“一个包

含课程的更大的网络” （Doll, 1993, p.179）。重视关联性，就要提倡跨学科教学，即

综合多个学科于一个课程内容中。不过，在后现代架构下的关联性指向的关系涵盖除

了教材、内容和科目之间的联系以外的更大的范畴。基于系统思想，关联性指向所有

在教育领域里不同系统级别内的关系。这里将介绍四种教育者应该考虑的关系。 

其一，我们应该把学生视为一个具备智能、情感和生物特性的综合体。有别于

将认知看作是大脑的精神活动，我们应该把它看作“一个扩展到整个生物体的现象。

它是通过以一个集合了我们的智能、情绪和生物活动的错综复杂的肽化学网络来运作

的” （Capra, 1996, p.285）。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给学生提供一个丰富的、有多种感

官刺激的学习环境，同时我们也需要让学生带有情感地参与学习活动。中国教育惯于

将情感排斥于学习活动以外，因为中国人认为学习从来就是苦的。可是，事实上，我

们所有的思想、知觉和身体机能都是情绪化的。若无情绪上的满足，学生的学习动力

和老师的热情都会减少。教育应该有情感的渗透：教师可以展现个性和热情，学生可

以乐在其中。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的乐趣，我们应该注意教室的物理环境以及教室里各

个成员（包括教师）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邀请学生来布置教室；鼓励他们带自己喜

爱的东西回学校来分享；给学生丰富的选择；或让他们有自选的学习内容或主题；鼓

励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多做交流等等。通过以上的方法，个人特点可以融入教育中，

学习也就变得能更加灵活地适应学生个人的兴趣和要求。 

其二，我们需要鼓励学生和他人合作，向他人学习。人们应该意识到“独立是

一个政治的而不是科学的名词” （Margulis & Sagan, 引自 Capra, 1996, p.296）。人类

社会向来都是相互依存的，尤其在世界正变成地球村的年代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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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布在人群中。因此，要生存和发展，人们都需要尊重他人以及与他

人合作。为了培养合作的能力，我们可以让学生从合作中学习，也可以从冲突中学

习。日本幼儿园的教师常常会刻意减少给孩童玩具的数量以制造纠纷，从而孩童可以

从中学习如何解决问题（Lewis, 1995）。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一些中国父母给孩子太

多的玩具了。如果我们刻意地帮孩子排斥了负面经验，那么日后这些孩子在面临现实

中的不如意时，会很脆弱。所以，为了帮助学生形成较强的适应和合作能力，我们不

应该刻意地在学校、在家庭以及在社会上排斥冲突。“适量”恰当的负面经验会令人

坚强。每次争吵和打架都可以成为学生学习如何面对和处理问题的宝贵机会。此外，

我们的课堂里应该引入更多的讨论和辩论。 

其三，我们需要把课程和当地社区结合起来，以使我们的课程本土化。如多尔

所言 （1993），课本应该被看作是“用来改写的，而不是用来遵循的。它们是思想转

型可以产生的基础。后现代框架下的课程是要由具体课堂成员而不是由教科书的作者

去创造（自我重组）的”（p.180）。例如，当我们在北京教英语的时候，我们可以让

学生用英语介绍万里长城。但当我们在西藏教英语的时候，让学生介绍布达拉宫会好

得多。一方面，将课本里的要点（模式）和当地的资源结合，可以让（尤其是贫困山

村的）教师“有米下锅”。另一方面，这样做使学习和学生的生活相关。教师应当多

鼓励学生更多地用他们所学的内容去解决当地的问题。另外，要使课程本地化，除了

课本以外，我们还应重新考虑我们的教学方法和教育目标。我的一个同学，Joe 说，

“我们要的是 100 个成功的学生，而不是 100 个成功的工程师”。教育是为了使学生

以不同的方式成功，而不是同一化。我们需要令教育目标在当地可实现。一个在中国

偏远山村执教的教师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我们这里不需要大学而是大专—学

生在那里可以学到一些能服务于当地社区的技能”。关于教学方式的本土化，多尔甚

至建议教师将他们的教学指导书抛诸脑后，以发挥自我创造力。通过将本地特色融入

课程，我们使学习对学生来说，既有用又有意义。 

其四，我们需要意识到自然界成员之间强烈的相互依存关系。从一方面来看，

我们必须认识到，具有耗散结构的自然界，“是不可预知的，并且对周遭事物非常敏

感—细小的波动都会对它造成影响” （Capra, 1996, p.193）。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任

何改变，迟早都将对整个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要慎重行事。从另一

方面看，自然界远比人类可以想象的要奇妙得多。正如 Capra （1996） 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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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基因工程、全球通讯网络之类的科技，我们认为它们是现代文明的巨大成就。而

实际上早在数十亿年之前，星际网络中的细菌就已经用这些手段来调节地球上的生命了

（p.229）。 

如果我们人类因为无知和自大灭绝了地球上的其它物种，我们不仅限制了自己

向自然学习的能力，我们也将自取灭亡。由此，我们必须要尊重和保护自然，而且，

我们要培养和支持学生这样做。我们可以教他们如何种植和环保；可以将课堂设在自

然的环境里；可以让学生去探讨环境污染问题。不管怎么教，我们都必须注意所教内

容应该和学生的生活相联系，这样他们就可以用所学的知识去逐步改造我们的世界。 

以上所述的四种关系—学生与自身、与他人、与当地社区和自然界之间的关

系，只是众多关系中的几个例子。多尔所提倡的关联性，其关键在于我们不仅需要关

注看得见的关系，也要注意那些看不见和间接的—在这些关系中，我们需要时间来获

得反馈和回应。 

严密性 

在后现代主义的框架里，严密性是不同于“精确性”的。它是针对个人理解的

不同性和事物的不确定性而言的。多尔 （1993） 说，“就不确定性而言，任何人永远

都不可能断言自己是完全正确的…必须不断地探索，寻找新的组合、解释和模式”

（p.182）。从一个角度来看，因为世界总是在变化中的，所以人们不可能掌握世界上

所有的所谓真理。没有真理是永恒的。因此人们需要探索而不是证明真理。通过把种

种不同观点进行各种组合 （Whitehead, 1929/1967），通过“与概念游戏” （Dewey, 

1933/1971, 引自 Doll, 1993, p.182），通过不断地有目的地找寻不同的可能性以及关

系，我们接近真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Santiago 的认知理论告诉我们，“[人类的]认

知…不是对一个客观独立存在的世界的再现，而是一个通过生命的进程，不断展示世

界的过程”。由此，不再有一个客观的现实和绝对的真理存在。不管是人的内部还是

外部，都没有一个既定的独立的世界。任何时候我们看到外部世界，我们看到一个世

界，而不是那个世界。因而，对一个事物的多种解释以及解释的不确定性总是存在

的。在这种情况下，严密性就极为必要。 

多尔（1993） 说，“要把解释严格化，任何人都需要意识到所有的评价都是基

于一定的（通常是潜在的）前提和假设的”（p.183）。没有经过有意识地搜寻和了解

这些假设，我们不可能适当地理解别人。这样，对话就不能继续。Nikals Luhmann 指

出，人类社会是一个自我生成的、靠交流和交流的过程联结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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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系统用交流来作为它们自我生成和再造的特殊方式。它们的基本元素是交流…[交

流是]由一个交流的网络产生和再造的，而且不能存活于这样的网络之外（引自 Capra, 1996, 

p.212）。 

对于个人以及整个社会，交流都是其内耗散结构所必需的能量和物质。如果没

有了交流，对于一个个体来说，认知的转型是不可能的；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它的模

式— 一个共享的信仰和文化以及价值体系、 一个意义的环境就丧失了。人类社会的知

识，作为一个整体，也不能发展。另外，根据 Humberto Maturana 的说法，“交流是生

物体之间通过相互的结构耦合来实现的一种行为的协调” (引自 Capra, 1996 p.287)。 

没有交流，需要行动上协调的合作就不可能实现。由此，我们要让交流继续。为了实

现这点，我们以一个开放的心灵，积极地听；我们需要和别人谈而不是对别人谈；多

提建议少下结论；我们需要给别人时间和自由来叙说和表现，这样我们才可以看到他

们的模式和特点。 

 尽管在后现代框架下的严密性是不同于精确性的，但是它并未忽略之。严密性

包括精确性和浪漫性，因此，它同时强调操练和自由。一方面，因为世界总是在变化

中，人类对世界的探索是无穷尽的。我们需要通过做大量的练习和测试来追求精确—

对世界更深的认识。另一方面，我们有用各种不同途径和方式来探索的自由。我们可

以自由地与内容游戏、用不同的方式来组合观念。在这种情况下，学习就象是做菜—

我们总是可以通过变换材料的不同组合来创造新菜式。在可以自由游戏的情况下，如

果我们可以令我们做出来的菜可吃—让学生能够尝到成功的滋味— 精确和操练是有乐

趣可言的。 

多尔（1993）写道：“创造性是由混乱和秩序之间的交互作用而产生的，是在

自由的想像和受过训练的技能之间产生的”（p.88）。严密性使创造成为可能。进一步

说，既然没有人拥有真理，严密性建议我们要尊重他人（ 包括世界上的所有事物），

敬畏自然，以及给予他人自由。 

作为一个在现代课程观下教育出来的成年人，你可能已经忘记如何游戏和如何

以一个开放的心灵来倾听了，那么，我建议你尝试让东东来指导你。让她教你可以怎

样游戏和怎样倾听。 

到此为止，我已经逐个解释了多尔的 4R’s。 但是，这 4R’s 不是孤立的部分，它

们是一个整体。如果我们将这 4R’s 作为四条新的规则去衡量我们的课程，我们就完全

不得要领了。多尔的后现代课程观只是用后现代主义理解课程观的一个版本，它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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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模子。在我们课上，多尔反复地提醒我们，不管用这个还是那个方式去解释后现

代主义，都只是一种方式，还有很多其他更多的方式要我们自己去发现的。他从来不

希望在带领我们走出一个旧模子的同时，又走入一个新的模子中。从多尔的课程观

中，我们需要学习的是它的模式，而这个模式是在我们把这 4R’s 看作一个整体时才浮

现的。下面，我将介绍我所看到的 4R’s 中的模式。 

我相信，任何一个后现代课程都应该辅助人们在思想上产生以下三个根本的变

化。第一个变化是关于对模糊的理解。人们必须认识到模糊是生命自然的状态，而精

确是人为的。比如科学，也只是一个有限的窗口，从来不可能是客观的。科学不能证

明，只能探索。而且，既然自然是不可预知的，同时自然的演变是人类与自然共同作

用的结果，人类就不可能掌握全部自然界的知识和控制整个世界。科学不是万能的。

我们需要帮助学生习惯模糊和不确定，而不仅仅是精确和确定。为了实现这一点，我

们也许可以给学生早一点开设非线性代数和哲学课，例如在高中；在教科学的时候，

我们可以强调科学理论背后的前提假设并鼓励学生挑战它；我们可给学生提供更多的

开放式问题以及在课堂上讨论和辩论的机会；或者我们可以用多尔的方法—让学生们

自己出题去考对方。用一句话来说，在教育里引入模糊的方式可以是无穷的，它们中

的模式是鼓励学生去寻找不同的方法。对于年幼的学生来说，艺术，特别是中国画，

是很好的一个方式来引导他们庆贺模糊。 

第二个变化是我们需要视这个世界为一个网络而不仅仅是层次。层次结构是

“人类的产物” （Capra, 1996, p.35）。自然界里是没有层次的 （Capra, 1996）。当我

们看待世界为层次时，我们寻找最高和最强。我们竞争。而且，如果层与层不直接相

连，它们就不能沟通。反之，当我们看待世界为网络时，我们视世界上的所有成员都

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可以和其他人交流。 网络观将有助于学生领悟到人类只是自然界

的一个成员而不是统治者。人类需要怀着敬意和世界上的其他成员合作，而不是压迫

和掠夺。为了帮助学生形成网络观，教师可以多以网状的方式替代层次化的方式呈现

教学内容，然后让学生自己去分层、归类。 我们也可以让学生更多地以环状的方式就

座，而不是以行列式；经常实行领导权轮换；我们还可以定期召开由学生领导的讨论

以及会议，用以分享社区知识。 

第三个变化是关于游戏的理解。人类，如同那些在心理实验中跑迷宫的老鼠一

样，是在一个游戏之中的。所有的概念和事物都是由我们的认知游戏带出来的。“在

佛教看来，现代人类的痛苦源于人们执著于那些具象和由人类思想创造的类别，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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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接受所有事物无常和暂存的本质”（Capra, 1996, p.294）。通过认识到这点—通过

跃升到学习的第三层次—我们应当与这个游戏嬉戏 —和类别游戏，和概念游戏。此

外，游戏是生命的自然需求。所有的生命都趋向于创造新奇。游戏就是一种推动边界

的行为，一种逃离秩序的尝试。这给生物体提供了转型到一个新的秩序、创造新奇的

可能。因此，游戏是为了生存。 

改变比喻是一种游戏的方式。历史已经向我们表明，改变比喻可以带来人们世

界观上惊人的变化。例如，当我们比喻世界为一台机器时，我们以一种现代方式思

考—人类是世界的主人。反之，当我们将世界比为一个生命系统时，我们以一种后现

代方式思考—人类和整个世界相互依存。由此，改变比喻，与概念游戏，能够将人类

的想象力从看不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我们可以有创造力。因此，我们中国人需

要重新考虑一下我们关于老师和学生的比喻。我们惯于把老师比作蜡烛和园丁，把学

生比作海绵和花朵。这些比喻将我们对课程的想象都局限在现代方式里。为了培育后

现代课程观，我们要先改变这些比喻。 

要游戏，我们需要使科学有趣和平易近人。在维多利亚大学，我看过一个化学

教授的表演。这个教授用魔术的方式来展现化学反应。他甚至还演示了 Belousov-

Zhabatinski 反应— Prigogine 喜爱的一个展示远离平衡状态的例子。 这个教授提到，正

是他的化学老师用魔术的方式展示化学试验令他开始迷上了化学。从这个例子，我们

可以看到教师可以将科学和艺术形式结合，从而令科学好玩有趣。此外，我们的老师

在教科学时，能否给学生讲一些科学家的笑话或者故事呢？我会说，为什么不呢？中

国人常常把科学家塑造成完美的典范而不是真实的人类。这样，对学生来说，他们是

高不可攀的，因为他们离学生的生活太遥远了。从而，学生缺乏向他们学习的动力。

试想，如果我的老师告诉我 Pascal 当年研究概率是因为他对赌博感兴趣，概率对我来

说就会有趣多了，因为这个故事使科学的、严肃的、枯燥的理论变得生动和平易近人

了。 

总的来说，如果人们能有以上的三种思想变化—如果我们能够习惯于模糊、网

络和游戏，不仅我们的课程能促进创造力和智慧，我相信，我们也可以重新拥有梦想

和灵魂，我们可以和石头说话。 

现在，亲爱的姐姐，我非常想告诉你，多尔教授的课对我个人有多么重要的意

义。首先，我原本在与人相处时总是很困惑，不知道自己应该对待别人，因为我非常

在乎别人会如何对待我。现在我明白了，我对别人做的任何事 都是作用于一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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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都将作用回我自己。Naess 谈到，“当‘自我’的概念扩展--人们可以认识到保护

自然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时候，[对大自然的]关心是会自然流露的”（引自 Capra, 

1996, p.12）。 同样地，“自我”的范畴也可以扩展到整个人类网络。正如多尔所说

的，当他在给学生做咨询的时候，他也在给自己做咨询。所以，我不用再太顾及别人

对我的反馈了。在关心他人的同时，我关心了自己。 

其次，我过去以为自己是一个没有严格界限和原则的人。我很容易改变观点；

也常常为了和别人合作而改变自己。我不喜欢精确。我说话太多。因为这些特点，我

过去很不喜欢自己。由于我视自己为一个没有坚强意志和信仰的人，同时也出于对世

界的快速变化的不满，我跑到西藏去找寻一种强大的、可以永远相信、依靠和支持我

的精神力量。结果，我无功而返。现在，我发现我可以对变化、模糊和不确定感觉舒

适了，同时我也接纳了自己—我是可以善于游戏的。我需要记住的是，不管什么时候

我都要保持心灵开放：多做建议少作评断；对人们言行举止背后的前提假设保持警醒

而且持续问询；以及相信总是有很多的其他存在。 

再次，我过去对社会现实非常沮丧，因为我认为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足以改变这

个社会的。现在，通过对耗散结构和生命网络的理解，我开始明白每个人都是在改变

社会的，不管他自愿与否。每个人的言行举止都会对这个世界有巨大的影响，而且实

行渐变比一味追求快速转型来得明智。正如多尔所说的， 我们需要轻微地、逐渐地推

移边界。是的，我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我也正在改变这个世界。我的梦想是会实现

的。 

你曾经问我：人活着为了什么？这个问题我也已经问过我自己许多年了。现

在，我找到了一个好答案：那就是，人活着，不是为了一个单一的生活目标，而是为

了不同时间段里不同的目标。这里，我不是建议我们可以终身停留在浪漫期—不停徘

徊于不同的人生目标中而不去投入地做一件事，完成一个目标。人做事都必须要有目

标，而且集中精力坚持去做，才会成功。我说的是，我反对我们必须要先选定一个人

生目标，例如一个职业或者一个专业等等，否则我们就不行动。我们担心一旦选错方

向，以后就会生存不下去。这样我们选择时压力就太大了，以至于我们根本不敢尝

试。可是，这个选择本身本来就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我们是在决定那个方向，而不

是要选择一个方向。 

找寻一个终身的方向是很现代主义的想法。人们害怕变化，他们需要一个一生

稳定的东西来相信、依靠和感到安全。可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在的 10 年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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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9 世纪的 50 年，因此现代人的一生相当于前人的好几生。世界变化这么快，我们

怎么可以为我们不可预测的将来预定一个方向呢？因此，设定一个短期的（例如 10 年

或 20 年）目标，然后努力去实现它，比在那里苦恼于不知如何选择，原地踏步强。让

生活为不同的可能性开放，这就是后现代主义教会我的。你也许会担心这样做会丧失

你的风格，也害怕可能要面对混乱。其实，犯不着。因为在表面的混乱中是有模式

的。贝特森就很“乱”，他做过生物家、人类学家、病理学家和认识论学者。可是，

他是伟大而独特的。他的风格或者说模式直至他生命的终点才呈现：他总在寻找这个

世界的一个更抽象的模式。当你明了和崇尚混乱的时候，无论你怎么变化，我相信你

都会有自己的模式。 

有一个朋友说过，哲学就是把废话放在一起，总结出来，还让你觉得很有道

理。我想说，关键在于是谁把他们总结出来的—谁让其中的模式呈现？好，我想现在

这些已经足够了。等待你的回信。 

小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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